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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风景 /

□ 朱正安

人老了，都会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

去”的失落感。老亲友久别重逢，

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半是“老了，都老

了，好像也就那么一晃嘛，咋都老了！”

短短一句话几个字，听来让人心酸。

也许有人要说，神龟虽寿，犹有竟

时，想开些就是了。其实不然，老年人苦

人生之短，并不全是对生之留恋和对死

的恐惧，更让其想不通的确乎是当年的

凌云壮志尚未兑现呢，许许多多想干的

事还没来得及干呢，怎么一眨眼就老

了，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壮志未酬心

不甘！实话实说，老拙每每枯坐家中，此

种念头也会时常袭上心头，以致若有所

失，心神不宁。有一次因为心里憋屈得

厉害，想找点事转移思绪，无意中翻出

那些旧证书，逐一浏览，竟如服良药，压

抑的情绪平缓了许多。自此之后，但凡

心里苦闷时，就会鬼使神差似的去翻看

那些旧证书，以求慰藉。

也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证书，应了

“敝帚自珍”这话，便一直保存了下来。

这些旧证书中，除了二十六岁前因为远

离家乡遗失的初高中毕业证书外，有自

学高考的毕业证，有从初级职称到高级

职称的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有宁夏和上

海两地作家协会的会员证，还有专业技

论论文和业余文学创作所得的一些获

奖证书。这些证书曾在我工资晋级、职

务聘任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也为我赢得

过许多荣誉和掌声，但在退休之前，我

从来没有在他人包括自己家人面前展

示过的，也基本上没有翻出来自我欣赏

过，我只把它们藏在一个比较安全方便

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人的内心世界是

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因为我明白，

一切自我的倾诉，注定无人聆听，反而

会引起炫耀的怀疑；因为我一直以为，

自己还有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所以一

直在自我告诫要谦虚沉稳，激流勇进，

争取闯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可是谁

知道，不知不觉中我已是“壮士暮年”，

想振翅奋飞是不可能的了，那些旧证书

也已随之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价值。令人

吊诡的是，也就是那一次的偶然，我一

开始也只是想重温一下昔日的“辉煌”，

来一点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罢

了，哪知道却是歪打正着，这些

早已失去了利用价值的旧证书

竟成了良药，缓解了我的心病，

真是阿弥陀佛！

也许有人会说，旧证书上

就那几个干巴巴的字和冷冰冰

的图章，有啥好看的，更别说

“药用功效”了，倒不如把旧照

片翻出来过过目，兴许还能捕

捉到许多美好的记忆，让自己

开开心。其实不然。旧照片的确

内容丰富，阳光喜庆，有人像，

有风景，还有亲朋好友们熟悉

的身影和笑貌，却毕竟是平面

的，平面的东西缺少内涵，也只

能如浮光掠影拂面而过，激发

不出对人生深层次的追忆和思

考。旧证书就不一样了，是立体

的，它们能证明自己曾经努力

过奋斗过，因此就能重现出自己一生中

经过的一个个激流险滩，留下的一个个

实实在在的脚印；与此同时，历史风云、

亲情友情、顺利挫折、悲欢离合也都会

活脱脱地呈现在自己眼前，就好像自己

重新活了一遍。如是，不仅能清晰地检

视到自己一生中的得与失、曾经做过的

对事实事与错事糗事、宝贵的经验与沉

重的教训，以便规划好自己的余生，也

不至于因为过去的虚度年华而悔恨，因

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心里也就欣

慰得多轻松得多开心得多了。

旧证书真有那么灵么？这也只是我

个人的体验，您不妨试试？

旧证书的药用功效

□ 杨建明

上个月初，我从花鸟市场上购回一只

虎皮鹦鹉，起初的几天里，由于竹

笼子还没有定制好，我就将它暂时关在

有几只孔的玻璃柜里。这也方便了我能

全方位仔细地观赏它：圆乎乎的头，黑溜

溜的眼珠，嘴喙短短的，上嘴喙呈钩状，

锐利得很。背部长有褐色并间有条纹的

羽毛，和老虎皮很相似。腹部的绒毛呈

蛋黄间绿色，由绿、黑、蓝、白等颜色相

间所组合而成的长羽毛尾巴，更是绚丽

多彩，惹人喜爱。

俗话说，鹦鹉学舌，然而这只虎皮鹦

鹉，虽说和我一见如故，但不会仿学人语。

然而却另有一大专长，挺能唱歌。其声其

韵，跌宕婉转，悦耳动听，不同凡响，令人

恍惚置身于大森林之中。再者，这只虎皮

鹦鹉生活习性极为朴素，荤腥不沾，只以

生小米为食，无须配料，而且食量小，一

顿只吃一雀杯小米，每天只喝一盅水，用

不着娇生惯养。

曾听他人说，虎皮鹦鹉非“等闲之

辈”，有着很强的“越狱”能力，一般性的笼

子里是关不住它的，非得要关在金属笼

子里喂养。我不大相信，待定制的竹笼

送来之后，我就将它“囚”在了里头。先

两天里，它只是烦躁不安，上窜下跳，未

见什么“不轨”之举。一天下午，我正在

沙发上打盹，隐约听到一阵阵鸟叫，我

睁眼一看，虎皮鹦鹉真的“越狱”了———

不知这小家伙采用了什么魔法伎俩，竟

然破笼而逃了。幸亏没有逃出室外，只

在客厅里忽上忽下地飞腾，害得我费

了好一阵时间，才把它擒住。气急败坏

的我决定尝试心理学的方法来驯服

它：用一根麻线绑住它的一只脚，另一

端线头拴在凳子脚上，然后就把它放

在地上，任其飞扑着挣扎着，欲逃不

能，欲停不甘。同时不给它饱食和足

饮，使其处于阶段性半饥半渴状态。并

还用缝衣针在其脚上轻轻地刺几下，使

它能“痛定思痛”。之所以要这样，目的是

要使它产生一种感觉：如果生活在竹笼

之外，会尝到痛苦滋味的。三天之后，给

它松了绑，关进了竹笼里，让它吃个饱喝

个足，使它油生一种舒服安逸之感，从

而开心乐意地在竹笼中生活。

恩威并治，双管齐下，终于见到效

果了，从此以后，这只“虎虎生威”的虎

皮鹦鹉不再有“越狱”企图了，而是服服

帖帖地栖息在竹笼的小天地里。当它每

每一看到我，就会摇头晃脑且引吭高

歌。我呢，也会笑着凑近竹笼旁，和上几

声，此起彼伏，妙趣横生。

□ 卞林夫

杨浦区平凉街道有一个著

名的地标式景点———小

木桥。小木桥横跨杨树浦港，

南至杭州路、东到眉州路、北

齐平凉路，坐落于兰州路平凉

路桥之南，沟通了兰州路和沈

阳路，也是步行到红房子医院

的必经之路。

老杨浦有句民谣：“沪东

小木桥，沪西石灰窑。”旧上海

这两个地块的贫苦老百姓，生

活在社会最底层。

据历史记载，小木桥原名

沈家巷，在清朝末年，仅十几

户人家。民国时，百姓连遭天

灾人祸，苏北、安徽一带受灾

农民，纷纷背井离乡逃难到

此。拾荒、打工，拉车的穷人聚

集多了，人们逐步对“滚地龙”

作了改建，在原址上竞相搭建

棚户，小木桥一带演变为密集的棚户区。

当时把持小木桥地区的黑社会势力

的头子叫王如宽，人称老太爷，手下有一

百多人。这里远离市中心，自成角落，却

又热闹异常，成为王如宽为非作歹的理

想场所。

当时，街上有家小烟纸店，店主也姓

王，由于这里市口较好，而被这伙流氓看

中，他们便上门借房子，声称要卖“垃圾

饭”救济穷人。所谓“垃圾饭”，就是从路东

头日本人的军用医院(今长城饭店)里弄出

来的泔脚，里头都是日本伤病员倒掉的剩

汤残饭。当时由于兵燹战乱，逃难来此的

人一批又一批，饥寒交加，只得吃“垃圾

饭”活命，有时候连这样的“垃圾饭”都难

以买到。店主明白房子一旦借给这伙流

氓，要他们归还是没有指望的，便再三托

人央告求情，可流氓哪肯放着肥肉不吃？

他们天天派人三天两头到店门口来寻衅

闹事，吓得无人敢来买东西。店主百般无

奈，只得将房子借给他们，又谁知他们连

房租都不肯付，店主的老母上门去讨，结

果反被流氓打出来……

每当逢年过节，流氓恶霸还会挨家挨

户地上门来打秋风。今天爷生日、明天娘做

寿，小木桥地区的贫民百姓、小商小贩每月

要收到许多帖子，穷于应付，朝不保夕。

抗战胜利后，小木桥靠沈阳路东头的

日本军医院一夜间变成了国民党六十四

军医院，里面住满了国民党部队的伤兵。

这帮“伤兵老爷”在小木桥一带也闹得人

心惶惶，鸡犬不宁。

新中国成立以后，小木桥周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纺织厂、毛纺厂拔地而

起，纺织科学院随后建成，高楼大厦如雨

后春笋，平凉路一度成为纺织一条街。

进入新世纪后，小木桥改造重建，变

木桥为石桥，且加固了河堤，疏通了河道，

难得一见的鱼儿又重新回到杨树浦港。十

年来，这里不但撤除了旧厂房，还动迁了

沈阳路和龙江路的大片危棚简屋，圣丽河

滨苑二期工程完工，十几幢高楼耸立河

边，桥旁又显一片新绿，使小木桥周围大

大改观。特别是杨浦中医院重建，著名的

红房子医院（东院）开张以后，这里车水马

龙，繁荣昌盛。咫尺之遥的太平报恩寺也

在建设之中。届时，沪东小木桥必将成为

上海瞩目的景观之地。

真是：

一桥虽小传佳话，

万紫千红遍天涯。

党恩百年添新色，

杨浦无处不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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